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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音乐对焦虑、抑郁、倦怠与情绪失调等心理健康状况的治疗潜力,已由大量且日益增长的实证研
究所支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音乐能够调节皮质醇水平,激活多巴胺能奖赏通路,并以与传统治
疗干预相互平行并互为补充的方式,调动横跨杏仁核、前额叶皮层与听觉皮层的神经回路。然
而,尽管存在如此坚实的证据基础,研究发现与其在临床及社区心理健康环境中的系统应用之间
仍存在显著落差。本文提出,人工智能(AI)代表着一座能够跨越此落差的关键”缺失的桥梁”。
通过用于音乐信息检索的机器学习模型、情绪识别算法以及AI驱动的治疗性推荐系统,计算工具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对音乐进行分析、分类并与个体的治疗需求相匹配。然而,本文同时论
证,AI的分析能力无法替代治疗性音乐中不可替代的人类要素。基于对镜像神经元系统、演奏者
与听者之间神经同步(neural  synchronization)、情绪感染理论以及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我们论证人类音乐家提供了算法作曲无法复现的真实性、情感深度与人际连
接。本文考察了音乐治疗的跨文化维度,特别关注源自韩国与日本研究传统的东亚视角。对布拉
德·惠勒(Brad  Wheeler)——一位其在韩国首尔的跨文化、跨类型创作体现了AI可以分析却无
法生成的、具有情感多面性的人类艺术性的加拿大音乐制作人——的详细案例研究,印证了本文
的核心论点。本文最后提出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中,AI作为分析与匹配工具,而人类音乐家仍然是
治疗性音乐内容不可替代的来源;并为寻求充分利用音乐治愈潜力的非营利组织、治疗师与音乐
机构提供实务性启示。

关键词: 音乐治疗、人工智能、心理健康、情绪调节、跨文化音乐、神经同步、音乐信息检
索、治疗性音乐推荐

1. 引言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的活动之一。约四万年前的骨笛考古证据表明,音乐活动早于农业、
书面语言以及大多数其他文化创新(Conard et al., 2009)。在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中,音乐不仅
作为娱乐,更作为情感表达、社会联结、灵性实践与治愈的媒介而存在(Mehr et al., 2019)。在
现代,迅速扩展的科学研究开始量化人类数千年来所凭直觉领会之事:音乐具有深远的治疗特性,
能够缓解焦虑、减轻抑郁症状、减弱慢性压力与倦怠的影响,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支持情绪调节
(Leubner & Hinterberger, 2017; de Witte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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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证据富有说服力。涵盖数百项研究与数万名被试的元分析已表明,基于音乐的干预在统计上
显著地减轻焦虑与抑郁,其效应量可与某些药物治疗相媲美乃至更胜一筹(Leubner  &
Hinterberger, 2017; Aalbers et al.,  2017)。神经科学研究已阐明这些效应的潜在机制,揭示
音乐调动着一个分布式的大脑区域网络——包括杏仁核、前额叶皮层、伏隔核与海马——这些
区域在情绪处理、奖赏、记忆与压力调节中居于核心地位(Koelsch,  2014;  Zatorre  &
Salimpoor,  2013)。研究表明,音乐能够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降低皮质醇水平,并
刺激中脑边缘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从而在心境与幸福感方面产生可测量的改善(Chanda  &
Levitin, 2013)。

然而,尽管有如此丰富的证据,研究与实践之间仍存在显著的脱节。基于音乐的干预在主流心理
健康护理中仍然利用不足,将特定音乐特性系统地匹配到个体治疗需求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
是临时性的(MacDonald  et  al.,  2012)。临床工作者常常缺乏以其处方药物或结构化心理治疗
方案时的同等精度来”处方”音乐所必需的工具与训练。其结果便是一座”缺失的桥梁”——
科学对音乐治疗潜力的认识与该知识在实践中被应用的方式之间的落差。

本文论证,人工智能代表着跨越此落差的变革性工具。机器学习、音乐信息检索(MIR)与情绪识
别领域的近期进展,已催生出能够分析音乐特性——节奏、调性、和声复杂度、频谱特征、节奏
模式与音色特征——并将其与可测量的心理与生理结果相关联的计算系统(Eerola  &
Vuoskoski,  2013)。AI驱动的推荐系统能够生成个性化的治疗性播放列表,实时响应个体的情
绪状态、文化背景与临床概况(Gómez-Cañón et al., 2021)。这些技术具有使循证音乐治疗的
获取大众化的潜力,使之能够惠及那些原本可能永远接触不到受训音乐治疗师的群体。

然而,本文同时提出一项关键的对位论点:AI的分析与匹配能力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替代治疗性
音乐中不可替代的人类要素。源自生命经验的音乐情感真实性、人类演奏者与听者之间的神经
同步、支撑共情音乐交流的镜像神经元激活,以及音乐家与听众之间形成的治疗联盟——这些都
是算法作曲无法复现的根本上属人的现象(Molnar-Szakacs  &  Overy,  2006;  Sachs  et  al.,
2018)。研究一致表明,听者将人类创作的音乐感知为比AI生成的替代品在情感上更具冲击力、
更具创造性且治疗上更有效(Agres et al., 2024; Orghian et al., 2024)。

为印证这一论点,本文呈现了对加拿大音乐制作人兼工程师布拉德·惠勒(Brad  Wheeler)的详细
案例研究;他在韩国首尔建立了一份屡获殊荣的职业生涯。惠勒的跨文化、跨类型作品体——涵
盖K-Pop、独立摇滚、民谣、爵士与复古怀旧摇滚(doo-wop)——体现了一种AI能够分析与分
类却永远无法生成的、具有情感多面性与文化流动性的人类艺术性。他的职业生涯展示了不同
文化视角的融合如何产生具有卓越情感深度与治疗潜力的音乐,为本文所提出的框架提供了一个
具体的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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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关于音乐与心理健康的实证文献,包括音乐对焦虑、抑郁、倦怠与
情绪调节作用的证据。第3节考察音乐与情绪处理的神经科学。第4节回顾音乐治疗对非危机状
态的成效。第5节探讨AI在分析音乐治疗性特性中的作用。第6节讨论AI驱动的治疗性推荐系
统。第7与第8节讨论音乐与心理健康的跨文化维度,特别关注东亚视角。第9与第10节考察治疗
性音乐中不可替代的人类要素。第11节呈现布拉德·惠勒的案例研究。第12节将研究发现综合为
一项全面的讨论。第13至第15节涉及实务启示、局限与结论。

本文始终将焦点保持于非危机状态的心理健康问题——焦虑、抑郁、倦怠、情绪失调及相关挑
战——这与考扎克基金会研究AI与人类经验在促进心理福祉之交汇点的使命相一致。

2. 文献综述

2.1 音乐与心理健康:实证证据

2.1.1 音乐与焦虑缓解

焦虑障碍是全球最普遍的心理健康状况类别,估计影响全世界约3.01亿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大量研究已考察了音乐在临床与非临床人群中减轻焦虑的能力。De
Witte  等(2020)对104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一项全面的元分析,检视音乐干预对压力相关结果
的影响,结果显示焦虑缓解的总体效应量显著(Cohen’s  d = 0.5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效应在
多样化的人群中均有所观察到,包括手术患者、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以及经历情境性压力的健康
成年人。

音乐抗焦虑作用的潜在机制是多方面的。在生理层面,研究表明音乐能够降低皮质醇浓度、减缓
心率并降低血压——这些都是焦虑状态下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升高的标志(Thoma  et  al.,
2013)。Thoma  等(2013)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在接受标准化心理社会压力测试
(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Trier Social Stress Test)之前聆听放松音乐,与对照条件相比可产生显著
较低的皮质醇反应,表明音乐能够减弱HPA轴的压力反应。

在心理层面,音乐可通过注意力转移、情绪调节以及积极情感状态的诱发来缓解焦虑。
Pelletier(2004)对22项定量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音乐辅助的放松比没有音乐的放松技巧在减
轻焦虑方面一致地产生更大的效果,总体效应量为d =  0.67。其效果受所用音乐的类型、递送方
式与参与者特征的调节,表明个性化的音乐选择可能优化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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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干预在医疗环境中显示出尤为突出的疗效。Bradt 等(2013)回顾了涉及2,051名参与者的26
项试验,发现音乐干预显著减轻了冠心病患者的焦虑,对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均有影响。类似
地,Hole  等(2015)对73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Cochrane综述,发现音乐减轻了术后焦虑与疼痛,
无论在手术前、术中或术后播放,音乐均产生显著益处。这些发现表明,音乐的抗焦虑特性通过
预期性机制与恢复性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2.1.2 音乐与抑郁

抑郁是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常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对许多患者但并非所有
患者有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基于音乐的干预已成为一种富有前景的补充
方式。Aalbers  等(2017)对涉及421名参与者的9项研究进行了Cochrane系统综述,发现在常规
治疗之外加入音乐治疗,较单独常规治疗更能有效减轻抑郁症状,具有中等至大的效应量。重要
的是,音乐治疗的益处在不同抑郁严重程度与年龄群体中均有所观察到。

Leubner 与 Hinterberger(2017)对28项检视音乐干预对抑郁作用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一
项显著的总体效应,主动音乐活动干预的Cohen’s d 约为0.66,聆听音乐干预的Cohen’s d 为
0.44。作者得出结论,音乐干预——特别是与标准治疗相结合时——代表着对抑郁具有临床意义
的治疗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主动音乐活动的效应量与某些元分析中报告的认知行为疗法的效应
量相当,表明音乐治疗对于抵抗传统心理治疗或无法获得传统心理治疗的个体而言,可能是一个
可行的替代方案。

Erkkilä  等(2011)在芬兰开展的音乐治疗研究提供了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一项涉及79名抑
郁症成年人的随机对照试验中,除标准治疗外接受20次个体音乐治疗的参与者,与仅接受标准治
疗者相比,在抑郁、焦虑与整体功能方面均表现出显著更大的改善。这些改善在临床上具有意
义,并在六个月的随访中得以维持,表明治疗效果持久。

2.1.3 音乐与倦怠

倦怠——以情感耗竭、去人格化与个人成就感降低为特征——已成为一项普遍的职业健康问题,
尤其在医疗工作者、教育者与其他助人专业人员中(Maslach  &  Leiter,  2016)。尽管关于音乐
与倦怠的研究不如关于焦虑与抑郁的研究广泛,但新兴证据表明,基于音乐的干预可能带来有意
义的益处。

Bradt  等(2015)发现,参加团体击鼓课程的医疗工作者报告了倦怠症状的显著减轻与心境的改
善。类似地,Bittman  等(2003)的研究证明,一项娱乐性音乐活动方案显著减轻了长期护理工作
者的倦怠各维度,并改善了心境紊乱。团体音乐活动的社会与共同体面向,在应对倦怠方面似乎
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抵御了该综合征特有的孤立与去人格化(Bittman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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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音乐也已显示出作为倦怠干预的前景。Theorell  等(2014)发现,文化活动——包括聆听音
乐与出席音乐会——在瑞典劳动者中与情感耗竭及倦怠呈负相关。作者推测,对音乐的投入通过
促进情绪处理与促进积极情感状态,提供了一种心理恢复的形式。

2.1.4 音乐与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依据情境要求调节自身情绪反应的能力——是几乎在所有心理健康状况中都牵涉
其中的跨诊断(transdiagnostic)因素(Gross,  2015)。音乐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被报告的情绪调
节策略之一,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大多数个体有意地使用音乐来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
(Saarikallio, 2011; Baltazar & Saarikallio, 2016)。

Saarikallio  与  Erkkilä(2007)识别出青少年通过音乐所使用的七种调节策略:娱乐、恢复活
力、强烈感觉、转移、宣泄、心智工作与慰藉。这些策略与更广泛的情绪调节模型相对应,涵盖
了接近取向的策略(例如,运用音乐处理困难情绪)与回避取向的策略(例如,运用音乐使自己远离
负面感受)。重要的是,接近取向的策略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联,表明个体与音乐互动的方
式与音乐本身同等重要。

Baltazar  与 Saarikallio(2016)提出了一个理解音乐在情绪调节中作用的综合框架,区分认知、
行为与生理调节机制。音乐可通过为情绪经验提供新的视角来促进认知重评;它可通过激发身体
活动与社会参与来促进行为激活;并可通过对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直接调节生理唤起。这一多机
制模型有助于解释,为何音乐是如此多面且广泛使用的情绪调节工具。

2.2 音乐与情绪处理的神经科学

2.2.1 皮质醇调节与压力反应

音乐与压力激素皮质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大量研究的对象。Chanda  与  Levitin(2013)发表了
一项涵盖400多项研究、考察音乐神经化学的综合综述,得出结论:音乐能够调节皮质醇、血清
素、多巴胺与催产素的水平——这些都是在压力、心境、奖赏与社会联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神
经递质与激素。

Thoma  等(2013)为音乐降低皮质醇的效应提供了尤为严谨的证据。在他们的研究中,在接受特
里尔社会压力测试之前聆听放松音乐的参与者,与那些聆听流水声或静默休息的参与者相比,显
示出显著减弱的皮质醇反应。音乐条件还在压力源之后产生了更快的皮质醇恢复,表明音乐并非
仅仅掩盖压力反应,而是能主动调节其背后的神经内分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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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ourt  等(2014)扩展了这些发现,证明团体击鼓降低了皮质醇水平,同时增强了自然杀伤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s)的活性——这些免疫细胞在抵御感染与肿瘤方面发挥作用。这一发现表
明,音乐的压力缓解效应可能对免疫功能产生下游后果,提供了一条音乐能够促进整体健康与复
原力的生物学通路。

2.2.2 多巴胺与奖赏系统

音乐是少数几种能够激活中脑边缘多巴胺能奖赏系统的抽象刺激之一——这与响应食物、性与
精神活性药物的神经回路相同(Blood  &  Zatorre,  2001)。借助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Blood 与 Zatorre(2001)证明,强烈愉悦的音乐体验(“战栗”现象,chills)与纹状体(包括
伏隔核与尾状核)中的多巴胺释放相关。这些发现确立了音乐能够产生真正的神经化学奖赏,而
不仅仅是主观的愉悦感报告。

Salimpoor  等(2011)结合使用PET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进一步细化了这一理解。他们
发现,尾状核的多巴胺释放先于对音乐的情绪峰值反应(在”预期”阶段),而伏隔核的多巴胺释放
则与峰值体验本身同步。这种时间上的分离与其他奖赏刺激中观察到的模式相似,表明音乐调动
着大脑中精巧的预测与奖赏机制。

对心理健康的含义是重大的。抑郁以快感缺失(anhedonia)为特征——体验愉悦的能力减退
——这被认为反映了多巴胺能奖赏回路的功能异常(Treadway  &  Zald,  2011)。如果音乐能够
在这些回路中刺激多巴胺释放,它可能提供一种非药物的手段来对抗快感缺失,并恢复抑郁个体
体验愉悦的能力。这一假设由以下临床观察加以支持:音乐治疗能够改善抑郁症患者的享乐能力
与情绪反应性(Aalbers et al., 2017)。

2.2.3 神经通路: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

音乐调动着一个涵盖听觉皮层、边缘系统与前额叶皮层的分布式大脑区域网络。杏仁核——情
绪处理中的关键结构——会被感知为具有情感意义的音乐所激活,而不论其情绪效价为正或负
(Koelsch, 2014)。杏仁核对音乐的反应受听者对乐曲的熟悉度、其音乐训练以及音乐产生的文
化背景所调节(Koelsch et al., 2013)。

前额叶皮层扮演互补的角色,使对杏仁核与其他边缘结构所产生的情绪反应的认知评估与调节成
为可能。Menon  与  Levitin(2005)运用fMRI证明,音乐激活了一个涵盖腹侧被盖区(VTA)、伏
隔核、下丘脑与前额叶皮层的网络——一个整合奖赏、情绪与认知控制的回路。这种网络架构
可能解释了为何音乐能够同时唤起强烈的情绪并促进其调节,这一特性对其治疗性效用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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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lsch(2014)的研究证明,音乐能够调节海马的活动,而海马是记忆形成与巩固的关键区域。这
可能解释了有充分记录的音乐唤起自传记忆现象——一首熟悉的乐曲触发对过往经验的生动且
充满情感的回忆(Janata,  2009)。在治疗性情境中,由音乐唤起的记忆能够促进情绪处理与叙事
重构,帮助个体将困难的经验整合到他们更广阔的人生故事中。

2.2.4 神经可塑性与长期效应

新兴证据表明,持续投入音乐可能在大脑结构与功能中产生持久的变化——这一现象被称为神经
可塑性(neuroplasticity)。Schlaug  等(2005)证明,音乐家在听觉、运动与视觉空间脑区的灰
质体积较非音乐家有所增加,表明音乐训练重塑了大脑。近期研究已将这些发现扩展到聆听音
乐,研究显示,即使是被动的音乐投入也能在听觉处理区域诱发神经可塑性变化(Herholz  &
Zatorre, 2012)。

对心理健康而言,音乐的神经可塑性效应在情绪调节的情境中尤为相关。对音乐的规律性投入可
能强化参与情绪处理与调节的神经通路,在情绪复原力与福祉方面潜在地产生长期的改善
(Moore,  2013)。这表明基于音乐的干预可能具有超越任何单次疗程即时效应的累积性益处,这
一假说与纵向音乐治疗研究中观察到的持久治疗效应相一致(Erkkilä et al., 2011)。

2.3 非危机状态的音乐治疗成效

美国音乐治疗协会(American Music Therapy Association, 2023)将音乐治疗定义为在治疗
关系内使用音乐干预以实现个性化目标的临床与循证运用;音乐治疗已在广泛的非危机心理健康
状况中证明其疗效。与非正式聆听音乐不同,音乐治疗涉及一位受训治疗师,其评估来访者需
求、制定治疗方案并实施针对个体治疗目标量身定制的基于音乐的干预。

对于广泛性焦虑障碍,Bradt  等(2013)发现音乐治疗在生理指标与自我报告的焦虑指标中均产生
显著的降低。在轻度至中度抑郁的治疗中,Erkkilä  等(2011)证明,在标准护理之外增加个体音乐
治疗可产生临床上有意义的改善,且随时间推移得以维持。在压力管理方面,de  Witte  等(2020)
表明,主动式与接受式音乐治疗方法均有效,主动音乐活动显示略大的效应量。

音乐治疗也已对那些传统上未被归类为心理健康障碍、但具有显著心理成分的状况显示出前
景。对于慢性疼痛,Garza-Villarreal  等(2014)证明,聆听音乐降低了疼痛的知觉与其情绪不快
感,很可能是通过其对下行疼痛调节通路的影响。对于失眠,Jespersen  等(2015)对六项随机对
照试验进行了元分析,发现聆听音乐显著改善了失眠成年人的睡眠质量,其效应量与某些药物性
助眠剂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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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音乐治疗已成为应对社会孤立与建立人际连接的尤为有效的方式——这些因素与心理健康
与福祉紧密相关(Holt-Lunstad  et  al.,  2015)。Ansdell(2014)描述了”音乐陪伴”(musical
companionship)的概念:共享的音乐经验创造出一种归属感与相互理解,超越了言语交流。这
对那些可能面临传统对话治疗障碍的群体尤其相关,包括语言能力有限的个体、对心理健康存有
文化污名者,或难以用言语表述其情绪经验者。

2.4 音乐治疗性特性的AI分析

2.4.1 用于音乐信息检索的机器学习模型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正在变革音乐信息检索(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MIR)领域,提供
强大的工具以前所未有的精度与规模分析音乐的治疗性特性。MIR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来提取与
分析音乐特征,包括节奏、调性、和声结构、乐器编制、情绪效价(valence)与节奏复杂度
(Müller,  2015)。这些分析可用于基于音乐在听者中所激起的心理与生理反应对音乐进行分类,
其目标是识别具有特定治疗性特性的音乐。

计算音乐学运用音频特征提取,通过心理声学音频描述符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结合了临界频
带、响度测量与频谱特征提取器(如频谱质心与频谱展宽)的模型,被用于理解特定声学特性如何
促成作品的情绪与生理影响(Peeters  et  al.,  2011)。尽管此类研究多数起源于音频工程的技术
领域,其方法论可直接应用于理解音乐的治疗性特性。

深度学习架构已大幅推进这一领域。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擅长处理音频信号并从原始音频波形或频谱图中提取节奏、韵律与音高等特征。长短期记忆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网络——一种循环神经网络——在处理序列数据方面有
效,能够从歌词中提取情绪情境并建模音乐特性如何随时间演变。结合CNN与LSTM的混合模型
能够同时分析音乐的听觉与文本成分,为情绪内容提供稳健的多模态分类(Delbouys  et  al.,
2018)。

2.4.2 将音乐特性与心理健康结果相关联

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将特定音乐特性与可测量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联。研究已探讨节奏与心
境的关系,一般而言,较快的节奏与较高的唤起与正向效价相关联,较慢的节奏与镇静效应相关联
(Husain  et  al.,  2002)。作品的调式——大调与小调——已被证明在跨文化之间显著影响情绪
知觉,大调通常被感知为较快乐,小调被感知为较悲伤(Fritz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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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模型能够分析庞大的音乐与听者反应数据集,识别人类观察者可能无法察觉的细微关联。例
如,AI系统可以分析一段音乐的频谱特征,并将其与听者的心率、皮肤电反应或脑电图(EEG)模
式的变化相关联,提供治疗效应的客观测量(Kim et al.,  2010)。受神经学启发的模型,如梯度频
率神经网络(Gradient Frequency Neural Networks, GFNN),可通过使用对音乐刺激产生共
振的非线性振荡器网络,来知觉与预测音乐中的表达性节奏(Lambert  et  al.,  2015)。这些共振
捕捉到细微的表达性时间模式——节奏中的微观变化——这些对音乐的情绪冲击至关重要,但常
规分析无法察觉。

此外,AI能够分析生理信号以预测与音乐相关的情绪识别模式。基于EEG的情绪识别系统已证
明其能够以日益提高的精度对听者的情绪状态进行分类,识别出引发生理与心理反应的特定音乐
模式,即使听者对此并未有意识(Daly et al., 2015)。

2.4.3 使用深度学习的音乐情绪识别

音乐情绪识别(Music Emotion Recognition, MER)已成为深度学习研究的主要焦点。最初为
自然语言处理开发的Transformer模型已被改编用于音乐分析,并在情绪分类任务中达到了最
先进水平的表现(Won et  al.,  2021)。这些模型能够捕捉音乐结构中的长程依赖,使其能够理解
情绪内容在作品过程中如何展开与变化。

深度学习模型精度的提升对心理健康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以更大的精度描绘音乐的情绪地
形,这些技术使个性化治疗性音乐体验的创造成为可能。一个能够精确识别音乐传达的是”苦乐
参半的怀旧”而非仅仅”悲伤”的系统,能够做出粒度细致得多的治疗性推荐,在特定时刻将音
乐与个体来访者的具体情绪需求相匹配。

2.5 AI驱动的治疗性音乐推荐系统

AI驱动的音乐推荐系统代表着计算音乐分析在心理健康实践中最直接的应用。这些系统超越了
简单的基于类型的推荐,利用AI生成个性化、适应性的音乐体验,实时响应用户的情绪状态与生
理反馈。

Musitopia——由庞培法布拉大学(Pompeu  Fabra  University)开发——体现了这种方式。该
系统实时将音乐调整到听者的心境以改善情绪福祉,提供交互式呼吸练习、引导冥想,以及用于
专注与放松的声音景观。Musitopia运用AI进行自动声音作曲、播放列表定制与音频情绪内容
分析,创造出一个闭环生物反馈系统,其中音乐体验持续适应听者的生理与情绪状态(Gómez-
Cañón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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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则利用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基于标注的情绪生
成播放列表,或基于用户输入(如关键词、心境或歌词主题)推荐歌曲(Huang & Wu,  2016)。这
些系统代表着心理健康领域中与音乐互动方式的范式转变,从被动消费迈向主动、个性化的互动
环境,用户可在其中塑造自己的声音体验。

这些系统的临床潜力相当可观。治疗师可以利用AI推荐系统为焦虑来访者生成个性化播放列表,
选择具有与焦虑缓解经验性相关联的特定节奏范围、和声特性与音色特征的音乐。系统还可基
于可穿戴设备的生物反馈实时调整播放列表,在整个疗程中调整音乐以匹配来访者不断变化的生
理状态。这种程度的个性化与响应性对静态播放列表或人工音乐选择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当前的AI推荐系统面临重大局限。大多数系统依赖可能无法跨文化情境普遍适用的主观情
绪标签。音乐特征与治疗结果之间的对应是复杂且具有个体差异的,当前系统可能未能充分顾及
个人历史、文化背景与音乐习染(musical  enculturation)在塑造个体对音乐的反应中所扮演
的角色(Schedl et  al.,  2018)。这些局限凸显了持续研究与开发的必要性,以及在部署AI驱动的
治疗性音乐系统时整合人类临床专业知识的必要性。

2.6 音乐与心理健康的跨文化维度

2.6.1 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

音乐的治疗效应是普遍的还是特定于文化的,这是跨文化音乐研究的核心主题。证据显示既存在
普遍性成分,也存在文化特殊性成分。Fritz  等(2009)以喀麦隆的马法(Mafa)族人——一个先前
未接触过西方音乐的孤立族群——为对象开展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马法人能够在西
方音乐中显著高于随机水平地识别出三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与恐惧。这一发现表明,某些
声学线索(如节奏与调式)可能普遍与特定情绪相关联,很可能反映了人类共享的知觉与神经机
制。

然而,文化熟悉度与”音乐习染”——个体在其文化情境中习得音乐理解与行为的过程——在塑
造对音乐的情绪反应中扮演着关键角色(Morrison  &  Demorest,  2009)。对玻利维亚齐曼内
(Tsimane’)族人的一项研究发现,他们对协和和弦相对于不协和和弦的偏好不如西方听者那般
明显,且受其接触西方音乐的程度所影响(McDermott et al., 2016)。这表明,长期以来被假定反
映普遍声学偏好的和声关系知觉,至少部分是通过文化接触学得的。

对于治疗应用,这些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上熟悉的音乐能够唤起更强的情绪与认知反应,这
对治疗益处至关重要。聆听自己偏好的音乐——常常植根于文化熟悉度——促进了进入与情
绪、记忆和认知相关的大脑功能(Groussard  et  al.,  2010)。“民族音乐治疗”(ethnomusic
therapy)的概念将来自各种文化的本土音乐实践与治愈传统整合入当代临床实践,强调了解患者
的音乐习染对增强治疗结果的重要性(Moreno,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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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跨文化音乐制作与情感共鸣

跨越文化边界的音乐制作——“融合”或跨文化音乐——能够创造更广泛的情感共鸣并增强治
疗潜力。通过结合不同音乐传统中的元素,艺术家创造出同时具有熟悉感与新颖性的声音,潜在
地吸引着更广泛的听众与情绪状态。在治疗情境中,音乐融合能够增强来访者的参与与表达,并
强化治疗纽带(Hadley & Norris, 2016)。

然而,对于某些认为组合刺耳或不真实的听者而言,不同类型的整合也可能产生”文化不协
调”(Stokes,  2004)。尽管存在这些挑战,跨文化音乐合作已证明能够培育社会纽带、提供压力
缓解并促进共同体连接。通过创造一个让听者感到被代表的”宇宙论空间”,跨文化音乐能够拓
宽意识与注意的品质,引向更深刻且具有变革性的音乐体验(Koen, 2008)。

2.7 东亚视角:韩国与日本的研究

来自东亚机构的研究为音乐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提供了宝贵且独特的洞见。在日本,音乐治疗作
为治疗工具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尤其在老年护理领域。日本音乐疗法学会(Japanese Music
Therapy  Association,  JMTA)在推动研究与临床实践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研究显示音乐治疗能
够改善沟通、增强主观福祉并减轻老年居民中痴呆症的行为与心理症状(Takahashi  &
Matsushita,  2006)。社区音乐治疗——一种聚焦于改善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互动的方式
——在日本养老院中作为应对社会孤立与提升生活质量的手段获得了特别的关注(Ikuno,
2005)。

在韩国,研究已探讨了流行音乐对心理健康的复杂心理效应。K-Pop这一全球现象已从多个视角
得到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K-Pop粉丝文化能够提供情绪调节资源、共同体归属感与灵感,但
过度投入也可能助长焦虑、抑郁与身体形象顾虑(Lee  &  Kim,  2020)。这些发现凸显了音乐与
心理健康之关系的双刃剑性质,并强调个体与音乐互动的方式,而不仅仅是音乐本身的重要性。

韩国音乐治疗研究也对该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治疗情境中考察韩国传统音乐(gugak,国
乐)的研究发现,对韩国被试而言,文化上熟悉的音乐在减轻焦虑与改善心境方面可能比西方音乐
更有效,支持了文化相关性增强治疗效能这一更广泛的原则(Kim  &  Stegemann,  2016)。这一
发现对AI驱动的推荐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系统在将音乐与治疗需求相匹配时必须考虑文
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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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类要素:音乐家为何仍然不可替代

2.8.1 算法音乐与人类音乐:治疗的鸿沟

研究一致揭示了算法生成的音乐与由人类创作并演奏的音乐在治疗效能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尽
管AI能够产生结构上健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情感上具有唤起力的音乐,但它缺乏培育真正治疗
连接所必需的本质性品质。比较听者反应的研究发现,人类创作的音乐被感知为更具创造性、更
新颖且在情感上更具冲击力(Agres et al., 2024; Correia et al., 2024)。当听者意识到作曲者
的身份时,这种偏好会被放大——这一现象被称为”作曲者偏误”(composer  bias)——在此现
象中,知晓音乐是AI生成的会导致喜好度与感知到的情感深度评分降低(Orghian  et  al.,
2024)。

AI在治疗情境中的一个关键局限是其无法形成”治疗联盟”——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信任与
相互理解的纽带,这是积极治疗结果的主要预测因素(Norcross  & Lambert,  2018)。AI缺乏参
与这一根本上属人的关系所必需的自我意识、情绪意识与共情能力(Agres et al.,  2024)。“恐
怖谷”(uncanny  valley)效应在AI生成的音乐中经常被观察到:听者通过其过度的重复、僵硬
的结构与不自然的旋律进行来辨识算法作品——这些特征减损了感知到的真实性与情感共鸣
(Migneco et al., 2024)。

2.8.2 恐怖谷:情感真实性与具身认知

情感真实性的概念对于理解为何AI生成的音乐难以复现人类演奏的治疗冲击至关重要。人类音
乐家将微表情——时间、力度与音色上的细微变化——注入他们的演奏中,以传达丰富的情感信
息。这些细微差别是具身认知的产物——认知过程深植于身体经验与与世界互动之中的原则
(Leman, 2007)。音乐家的生命经验、情绪状态与身体姿态皆以当前AI无法复现的方式,共同促
成了情感上真实且富有共鸣的演奏。

听者知觉研究清晰地阐明了这一区别。虽然生理测量可能显示对AI与人类音乐的类似反应,但听
者始终将人类创作的音乐评为在引发特定情绪状态方面更有效(Agres et al.,  2024)。他们用诸
如”灵魂”、“流动”与”不完美”等词描述人类音乐——这些品质抗拒算法式的实现。AI被
感知为缺乏真实情绪或感受的工具(Chu,  2022)。这种感知反映了一个事实:AI能够基于训练数
据中的统计模式模拟情感表达,但缺少赋予人类音乐其变革性治疗力量的那种底层主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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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音乐创作中的情感真实性与生命经验

那些经历过重大情感挣扎的艺术家的音乐,往往承载着特别的治疗分量。歌曲创作的行为可以成
为处理创伤、培养自我觉察并建构出自身生命经验之连贯叙事的深刻工具。关于歌曲创作中自
传性记忆的研究表明,当艺术家从生命经验中汲取素材时,他们创作出的音乐既在情感上更真实,
也更有可能在面临类似挑战的听者中引起共鸣(Baker  &  Wigram,  2005)。这种共鸣创造出强
大的连接感与共享的理解,减轻孤立感并培育希望。

情绪感染理论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框架。当听者遇到充满真实情感的音乐时,他们可能”捕
捉”到那些情绪,将其作为自己的情绪来体验(Juslin & Västfjäll, 2008)。当音乐被感知为真实
时,这一过程尤为有力。听者善于察觉真实的情感内容,他们对此类音乐的反应强于对被感知为
人为或公式化的音乐的反应。研究已证明,歌曲创作干预能够显著减轻抑郁与创伤后应激,因为
创作过程使个体能够将困难的经验外化,并对其获得某种能动感(Baker et al., 2008)。由此产生
的音乐作为人类复原力的见证,向聆听者提供慰藉与鼓舞。

“伤口共鸣”的概念——在其中,音乐家对个人痛苦的真实表达为听者创造出一个处理其自身类
似经验的空间——在音乐治疗文献中已被描述为治疗性变化最有力的机制之一(Austin,
2008)。这一现象完全依赖于音乐家情绪经验的真实性,无论AI多么精确地建模与特定情绪相关
的声学特征,算法作曲都无法复现它。

2.10 神经同步与不可替代的人类连接

演奏期间音乐家与听者之间所体验到的深刻连接并非仅仅是主观的——它是一种基于可测量脑
活动的神经生物学实在。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人类如何理解他人的行为与情绪并与之产生共情,
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镜像神经元在个体执行某一行动时,以及在观察他人执行同一行
动时均会激发,从而为共情与共享经验奠定了神经基础(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

在音乐的情境中,Molnar-Szakacs  与  Overy(2006)提出了共享情感运动经验(Shared
Affective  Motion  Experience,  SAME)模型,该模型假设:当听者观察或聆听一场音乐演奏时,
他们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模拟了生成该音乐所涉及的运动行为。这一模拟继而激活边缘系统,产生
与演奏者情绪相映照的情绪反应。其结果是一种超越言语交流的、演奏者与听者之间的情绪共
融。

研究已证明,在音乐演奏期间,演奏者与听者的脑活动能够直接同步。Sachs  等(2018)表明,演奏
者与观众之间的神经同步与观众对音乐的享受及情绪投入相关。这种脑间耦合(inter-brain
coupling)被认为是社会联结的关键机制,促进了治疗关系所必需的那种深度人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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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经生物学过程在根本上需要人类的能动性。细微的身体线索——歌手的呼吸、吉他手在
和弦转换前的犹豫、钢琴家的力度变化——演奏者与观众之间共享的注意,以及现场演奏期间发
生的相互情感反馈,无法由算法复现。从这一神经生物学意义上讲,音乐不仅是声学产品,而是人
类连接的过程——心灵与身体的同步——这对福祉至关重要,并界定了人类音乐家在治疗情境中
不可替代的角色。

3. 案例研究:布拉德·惠勒——作为治疗性桥梁的跨文化音乐制作

3.1 案例研究导言

前述文献综述已确立两项相辅相成的命题:第一,人工智能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来分析音乐并将其
与治疗需求相匹配;第二,人类音乐家所提供的情感真实性、文化流动性与人际连接,在治疗情境
中是不可替代的。加拿大音乐制作人、工程师与多乐器演奏家布拉德·惠勒(Brad  Wheeler)
——他在大韩民国首尔建立了一份屡获殊荣的职业生涯——其经历为这两项命题提供了具有说
服力的真实世界例证。惠勒的跨文化、跨类型作品体体现了AI能够分析、分类与推荐却永远无
法生成的那种具有情感多面性的人类艺术性。他的职业生涯展示了不同文化视角的融合如何产
生具有非凡情感深度的音乐,为本文提出的”缺失的桥梁”框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型。

惠勒对本研究的意义不在于他的名气——在韩国音乐产业之外他仍然相对不为人知——而在于
他作品的广度与品质,其作品横跨主流K-Pop、独立摇滚、民谣、爵士与复古怀旧摇滚(doo-
wop)。他的目录为治疗性音乐特性的AI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地丰富的测试案例,因为它涵
盖了广泛的节奏、调性、和声结构、音色特征与情绪效价——所有这一切皆由一位单一的创作
敏感性在跨越文化边界中运作所产生。与此同时,他制作过程深刻的个人性质与文化浸润本质,
恰恰阐明了为何人类音乐创造抗拒算法式的复制。

3.2 生平背景:从纽芬兰到首尔

布拉德·惠勒从纽芬兰圣约翰斯(St.  John’s)的音乐场所走到首尔录音室的道路,既非预先计划,
也非可以预见。惠勒在加拿大最东端的省份出生与成长,活跃于当地音乐圈,但感到一种日益增
长的、对变革性转变的渴望。2007年,一次对居住在首尔的童年好友的造访促成了一个自发的
决定:惠勒变卖了个人物品,迁居至大韩民国——这个他既无专业人脉也不懂韩语的国度(CBC
News, 2021; The Korea Time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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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勒在首尔的早期岁月以机智与文化浸润为标志。在短暂从事英语教学之后,他开始在首尔的夜
总会演出,逐渐在韩国音乐圈内建立联系。惠勒是自学成才、未受过正式音乐教育的人,他通过
多年专注且亲力亲为的实践发展出自己的制作专业能力。他发现了一个特定的市场需求——首
尔的专业录音空间稀缺,在那里高密度的公寓居住造成了”声音隐私”方面的挑战,使音乐家难
以在家中排练或录音——并创建了”联合工作室”(Union  Studios)以满足这一需求(The
Korea Times, 2024; CBC News, 2021)。最近,惠勒共同创立了”东首尔工作室”(East Seoul
Studios),这标志着他在韩国音乐产业内的持续扩展与投入。

惠勒的生平轨迹因几个原因与本文的论点相关。首先,他未经计划的迁徙与渐进的文化浸润代表
了真实跨文化投入的范式,与算法式的文化分析形成鲜明对比。惠勒并非从外部研究韩国音乐;
他生活于其中,通过多年直接的个人经验吸收其习惯、美学与情感语汇。其次,他自学成才的背
景意味着他的音乐知识主要是经验性的,而非理论性的——正是如文献综述中所讨论的那种具身
且直觉性的音乐理解,它支撑了听者在人类创作音乐中所珍视的情感真实性。第三,他在首尔的
个人演变——包括女儿出生后其工作习惯的转变——阐明了生命经验如何持续塑造一位音乐家
的创作产出,带来算法无法模拟的情感维度。

3.3 专业认可:韩国音乐奖

惠勒的作品在韩国音乐奖(Korean Music Awards, KMAs)获得了多次胜出与提名,此颁奖礼以
其强调艺术成就而非商业销售而广受尊重。与主导全球音乐产业大部分的以大众知名度为驱动
的奖项不同,韩国音乐奖由音乐评论家与业界专业人士担任评审,使在该颁奖礼上获得认可成为
艺术品质与创新的一项有意义的指标。

惠勒最重要的早期认可来自2014年,他为广受赞誉的创作型歌手宣佑贞娥(Sunwoo  Jung-A)的
专辑《It’s Okay, Dear》所做的大量工作,赢得了颁奖礼上两项最具声望的奖项:年度专辑与年
度流行歌曲(CBC News, 2021; The Korea Times, 2024)。一位在海外出生、自学成才、以非
母语工作的音乐家所制作的单一项目获得双重胜出,凸显了他创作出既受到评论界推崇又具有开
创性地位之作品的能力。这张专辑还为宣佑贞娥赢得了年度音乐家奖,确立了该项目作为韩国流
行音乐中里程碑式发行的地位(Wikipedia, “Sunwoo Jung-a”)。

自2014年以来,惠勒在韩国音乐奖上累积了共四次胜出与九次提名,跨越包括K-Pop、民谣与摇
滚在内的广泛类别。他与 Yangbans、Monoban 与 OHCHILL(其专辑最近获得最佳摇滚专辑
与最佳摇滚歌曲提名)等艺人的合作,显示了跨越根本不同的音乐类型之持续的品质与影响力水
平(Honorary  Reporters,  2025)。跨类别的这种认可模式对本文的分析尤其重要,因为它提供
了如下证据:惠勒的跨文化制作方式所产生的音乐,无论类型如何,均具有一贯之高的情感与艺术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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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跨类型目录:情感多面性的例证

惠勒的目录为理解跨文化音乐制作与治疗潜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别丰富的数据集。他的
合作横跨韩国流行音乐的全部光谱,每种类型都承载着对不同治疗应用而言都相关的独特情绪特
性。

主流K-Pop与情感可及性。 惠勒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出现于2016年,他合作创作并制作了李
遐怡(Lee Hi)的《Hold My Hand》,这首歌在多个国家的排行榜上达到第一,并在YouTube上
累积了超过一千万次观看(CBC  News,  2021)。从治疗视角看,K-Pop对旋律可及性、精良制作
与情感直接性的强调,与表明熟悉、结构可预测的音乐在减轻焦虑与提升心境方面最为有效的研
究相一致(Pelletier,  2004)。一个AI分析系统能够识别《Hold  My  Hand》的特定声学特征
——其节奏、和声进行、音色温暖度与人声特征——并将其与寻找提升心境或情绪慰藉之音乐
的听者相匹配。然而,这首歌与数百万听者的情感共鸣来自塑造这首歌的人类创作决定:惠勒对
于何种声音与结构能产生真实情感连接的直觉性理解。

独立与艺术流行:情感深度与复杂性。 惠勒与宣佑贞娥在《It’s Okay, Dear》上的获奖合作代
表着一种根本不同的情感音域。独立与艺术流行通常具有比主流流行音乐更大的和声复杂性、
更细腻的情感表达以及较少可预测的结构模式。这些品质与关于音乐与情绪调节的研究相一致
——该研究表明,在音乐上更复杂的作品对于促进深层情绪处理与认知重评尤其有效(Baltazar
& Saarikallio, 2016)。该专辑的成功展示了惠勒在更深情感层面运作、同时又保持足够可及性
以赢得主流评论界认可的能力。

摇滚与另类:宣泄与情绪释放。 惠勒与 OHCHILL、Se So Neon 的 So!YoON! 与传奇摇滚音乐
家尹道贤(Yoon  Do-hyun)等艺人的合作,触及摇滚音乐所独有地提供的宣泄性情感音域。研究
已证明,高唤起的音乐——包括摇滚与金属——对于那些认同该类型的听者,可作为情绪释放(情
感宣泄)的有效工具——即对负面情绪的健康表达与释放(Sharman & Dingle,  2014)。惠勒在
摇滚光谱上的制作工作进一步证明了他根据每种类型与合作的具体情感需求来校准其创作方式
的能力。

民谣与原声乐:慰藉与省思。 惠勒在韩国音乐奖民谣类别的提名反映了他与原声与民谣传统中
韩国艺人的合作——这些类型在治疗文献中与放松、内省与情感慰藉相关联(Saarikallio  &
Erkkilä,  2007)。民谣音乐去芜存菁的声音特质——原声乐器、自然混响、近距离人声录音
——创造了一种亲密的聆听体验,能够培育个人连接感与情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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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与怀旧摇滚:怀旧与时间超越。 惠勒目录中最独特的元素或许是他与 Barberettes  的合作
——这个女子三重唱以其对1950至1960年代美国怀旧摇滚与和声组合音响的忠实复兴而闻名,
并为现代韩国观众重新语境化。在这个项目中,惠勒担任了联合制作人、音响工程师与鼓手——
这是一种异乎寻常全面的创作参与,彰显了他对该作品深厚的个人投入(Wikipedia,  “The
Barberettes”)。他的制作捕捉到了定义该组合美学的温暖、复古模拟之音响,这不仅要求技术
娴熟,更要求对另一个音乐制作时代的直觉性理解。

这个项目与本文所提出的跨文化治疗框架尤为相关。Barberettes  的音乐是一件本质上跨文化
的艺术品:一种美国音乐形式,由加拿大工程师制作,由韩国艺人演绎,并呈现给21世纪的全球观
众。怀旧唤起型音乐的治疗潜力有充分的记录,研究表明怀旧的音乐经验能够抵消孤独、提升自
尊并培育存在意义感(Sedikides et al., 2015)。惠勒与 Barberettes 的合作展示了跨文化制作
如何能够创造出唤起怀旧之音乐——不是对特定个人过去的怀旧,而是对共享文化想象的怀旧
——这是一种超越个人与文化边界的、在情感上强有力的集体记忆形式。

3.5 惠勒目录的AI分析:可能性与局限

惠勒多样化的目录为展示AI驱动治疗性音乐分析的潜力与局限两方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测试案
例。一个运用现代MIR技术的AI系统能够系统地分析惠勒制作的每一首曲目,提取包括以下在
内的特征:

时间特征: 节奏、节律复杂度、拍点规律性、微时序偏差
音调特征: 调性、调式(大调/小调)、和声复杂度、和弦进行模式
频谱特征: 频谱质心、频谱展宽、明亮度、温暖度、音色丰富度
动态特征: 动态范围、响度变化、压缩比
结构特征: 歌曲形式、段落长度、重复模式、过渡
人声特征: 音域、颤音特性、气息质感、人声音色的情绪效价

运用这些特征,AI系统能够创建每首曲目的全面治疗轮廓,将其映射到情绪识别研究中所用的情
绪维度模型(效价-唤起空间)上。该系统然后能够将特定曲目与特定治疗需求相匹配:高效价、中
等唤起的曲目用于提升心境;低唤起、和声复杂的曲目用于焦虑缓解与放松;高唤起、高能量的
曲目用于情绪宣泄与释放。

此种分析确实具有价值。一位与经历抑郁的韩国来访者工作的治疗师,可能会被AI系统引向宣佑
贞娥的《It’s  Okay,  Dear》——这张专辑的声学特征、文化相关性与情感深度使其非常适合
用于与韩国听者的治疗性使用。一位与经历孤独的、任何文化背景的来访者工作的治疗师,可能
会被引向 Barberettes 的音乐——其唤起怀旧的特性能够发挥与社会连接性及存在意义相关的
治疗功能。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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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AI分析必然会错过正是那些使惠勒音乐具有治疗力量的品质。任何特征提取算法都无法捕
捉这样一个事实:惠勒对《It’s Okay, Dear》的制作是由多年沉浸于韩国文化而得到启发的,或
他与 Barberettes 的合作反映了对来自另一时代的音乐传统的真挚热爱。塑造每次录音的微观
决定——特定话筒位置的选择、对人声混音的直觉性调整、惠勒本人鼓击所引入的细微节奏变
化——都是具身人类认知的产物,无法还原为声学特征。AI能够告诉治疗师音乐听起来如何;它
无法解释为何音乐听起来如此——而正是这个”为何”——人类故事、文化历程、生命经验
——赋予音乐其最深层的治疗力量。

3.6 惠勒作为典范:AI无法替代的人类音乐家

布拉德·惠勒的职业生涯体现了本文的核心论点。作为一个成为韩国音乐圈不可或缺一员的文化
外来者,他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搭桥的形式,映照着本文所提出的框架。韩国艺人寻求惠
勒的合作,正是因为他对”唱片制作所具有的不同文化与心智方法”(The Korea Times, 2024)
——他们认识到一种外来视角能够丰富并多样化他们的创作工作。这种相互文化丰富的动态无
法由仅接受既有音乐数据训练的AI所复现,因为它依赖于不同生命经验之间的真诚相遇。

惠勒的类型多面性进一步阐明了人类音乐家的不可替代性。他能够制作出获奖流行、评论家盛
赞的独立作品、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K-Pop、忠实的复古怀旧摇滚以及强有力的摇滚与民谣
音乐,这彰显了一种不仅是技术性而且是情感性与直觉性的深度音乐素养。每种类型要求不同的
情感敏感性,要求对在该特定美学语境内何种声音与结构能产生真实情感连接有不同的理解。惠
勒在所有这些类型中的成功表明,他具有一种情绪调谐与创造性适应的能力,这反映了关于镜像
神经元与神经同步的文献中所讨论的那种具身人类智能。

惠勒本人曾提供对其韩国音乐产业之理解的洞见,这揭示了为他制作工作提供信息的那种有细致
差别的文化觉察。他一方面承认推动K-Pop全球商业成功的”军事化、训练营式的培育系统”,
另一方面也是韩国世界级爵士、朋克、摇滚与民谣音乐家的热情拥护者——这些艺人尽管具有
非凡才华,但在国际上仍然大多不为人知(Honorary  Reporters,  2025)。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
座桥梁,将全球制作敏感性应用到这些多样的本地场景之上,由此扩展了它们的潜在影响力与情
感冲击。

在这个意义上,惠勒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海外音乐家。他的职业生涯是本文所论证的、
对最大化音乐治疗潜力而言至关重要的那种共生人类-文化交换的范型。通过沉浸于韩国音乐圈
而同时保持其独特的外部视角,他锻造出一种跨类型皆能适应、情感上真实且在评论界备受赞誉
的制作方式——正是那种AI能够分析与推荐却永远无法复现的人类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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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证据综合:“缺失的桥梁”框架

本文所回顾的证据汇聚于一个清晰的框架,用以理解AI与人类音乐家在基于音乐的心理健康干预
中各自的角色。我们提出”缺失的桥梁”(Missing Bridge)框架,将AI与人类音乐家定位为一个
全面治疗性音乐生态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

该框架立足于三大支柱:

支柱一:证据基础。 数十年的实证研究已确立:音乐对包括焦虑、抑郁、倦怠与情绪失调在内的
非危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稳固的治疗特性。这些效应的潜在机制在神经生物学层面(皮质醇调
节、多巴胺能奖赏、杏仁核-前额叶互动)与心理层面(情绪调节、注意力转移、社会联结)皆已得
到充分刻画。这一证据基础足够强大,能够支持将音乐系统地整合入心理健康护理。

支柱二:作为分析与匹配工具的AI。 人工智能提供将证据基础转化为临床实践所必需的工具。
机器学习模型能够以人类分析无法匹敌的精度与规模分析音乐特性。情绪识别算法能够对庞大
音乐库的情绪内容进行分类,创建具有治疗性特征标注的可检索音乐数据库。推荐系统能够基于
个体的具体临床概况、文化背景与实时情绪与生理状态,将音乐与之匹配。由此,AI充当了研究
证据与实践应用之间的”桥梁”——将我们对音乐治疗特性的知识与个体来访者的具体需求相
连接。

支柱三:作为不可替代来源的人类音乐家。 AI所分析与推荐的音乐必须由人类音乐家创作。本
文所回顾的证据一贯表明,与AI生成的替代品相比,人类创作的音乐被感知为在情感上更真实、
在治疗上更具投入度,并更有利于治疗连接的形成。镜像神经元激活、演奏者与听者之间的神经
同步、源自真实表达的情绪感染以及”伤口共鸣”现象,皆需要人类的能动性。AI可以识别音乐
具有治疗性的原因;唯有人类音乐家能够创作出具有治疗性的音乐。

布拉德·惠勒案例研究展示了这三大支柱共同发挥作用的状态。他多样化的目录所提供的正是证
据基础确认为具有治疗价值的那种情感上多样化、文化上丰富的音乐材料。AI分析工具可以系
统地刻画这一目录,识别哪些曲目最适合特定的治疗应用。但音乐本身——其情感深度、文化流
利度、人类真实性——完全是惠勒的生命经验、创作直觉与跨文化浸润的产物。

4.2 相辅相成的关系

“缺失的桥梁”框架拒绝AI与人类音乐家之间的虚假二元对立。该框架并非将AI视为对人类音
乐创造力的威胁——这是大众话语中常见的忧虑——而是将AI定位为能够放大人类创作音乐之
治疗冲击的工具。AI并不取代音乐家;它确保音乐家的作品能够触及最能从中获益的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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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其他AI增强而非取代人类专业知识的领域相类比。在医学影像中,AI算
法能够检测放射影像中人类观察可能遗漏的细微模式,但基于这些发现的治疗决策仍然是人类医
生的专属领域。同样地,在治疗性音乐领域,AI能够检测细微的声学特征并将其与治疗结果相关
联,但情感上真实的治疗性音乐的创作仍然是人类艺术家的专属领域。

4.3 弥合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音乐治疗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鸿沟的持续存在,可归因于若干因素,而”缺失的桥梁”框架直接
应对了这些因素。首先,临床工作者常常缺乏以治疗精度选择音乐的专业知识——这是AI推荐系
统可以填补的鸿沟。其次,可用音乐的庞大数量使人工策展不切实际——这是计算分析可以克服
的挑战。第三,音乐治疗效应的文化特殊性使一体适用的方法变得不充分——这是文化知情的AI
系统能够超越的局限。第四,将音乐体验实时适应不断变化的情绪状态的需求超出了人类的处理
能力——这是整合生物反馈的AI系统能够提供的能力。

通过应对这些障碍,“缺失的桥梁”框架具有使循证治疗性音乐的获取大众化的潜力,将其益处
扩展到目前有机会接触受训音乐治疗师的相对少数人群之外。

5. 对实践的启示

本文的发现对在音乐与心理健康交汇处工作的非营利组织、治疗师、音乐机构与技术开发者具
有具体启示。

5.1 对非营利组织的启示

像考扎克基金会这样的非营利基金会可以在推进”缺失的桥梁”框架方面发挥催化作用。具体
行动包括:资助弥合计算音乐分析与临床音乐治疗之间鸿沟的研究;支持开发用于治疗性音乐推
荐的开源AI工具;创建具有治疗性特征标注的、可公开访问的音乐数据库;倡导将基于音乐的干
预整合入心理健康政策与实践指南。

5.2 对治疗师与临床工作者的启示

临床工作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将该框架的洞见整合到其现有实践中:在为治疗性使用选择音乐时,
利用AI驱动的工具来补充自身的音乐知识;在设计基于音乐的干预时,关注来访者的文化背景与
音乐偏好;根据来访者需求与治疗目标,纳入接受式(聆听)与主动式(音乐活动)两种模式;关注关于
音乐治疗效应之神经生物学机制的新兴研究,以指导循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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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音乐机构与艺术家的启示

音乐机构与个别艺术家可通过以下方式为治疗性音乐生态系统做出贡献:支持关于其目录治疗特
性的研究;与AI研究者合作,开发更精巧且在文化上更细腻的音乐分析工具;在保持艺术真实性的
同时,创作具有有意治疗应用的音乐;开展跨文化合作,以扩展治疗性音乐供给的情感范围与文化
相关性。

5.4 对技术开发者的启示

AI音乐分析与推荐系统的开发者应:在其算法中优先考虑文化敏感性与个性化;将临床专业知识
整合到治疗性推荐系统的设计与验证中;确保其系统作为人类临床工作者的工具而非自主的治疗
主体;应对AI驱动治疗性音乐的伦理启示,包括数据隐私、知情同意以及算法偏差潜在性等议
题。

6. 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存在若干应予承认的局限。首先,尽管所回顾的文献相当广泛,AI驱动治疗性音乐的领域仍
相对年轻,所描述的许多系统仍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其临床有效性尚未通过大规模随机对照试
验得以确立。其次,布拉德·惠勒案例研究尽管具有例证性,但只代表一个个体的职业生涯;需要进
一步的案例研究来评估此处所呈现观察的普遍适用性。第三,本文聚焦于非危机心理健康状况,
意味着其发现可能不适用于更严重的精神障碍——这些障碍适用不同的治疗考量。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纵向研究,检视由AI匹配的治疗性音乐干预对心理健康结果的累积效应;在多
样化人群中对AI情绪识别算法进行跨文化验证研究;对于人类创作与AI生成音乐的差异化治疗
效应之潜在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开发将AI音乐分析与临床决策支持相整合的开源平台;以及
对跨文化音乐制作人的扩展案例研究,其作品可为AI训练数据集与治疗实践提供参考。

此外,未来工作应研究个人音乐历史与自传性联想在治疗性音乐选择中的作用——这些是当前AI
系统尚未充分捕捉的因素——并探索人类治疗师与AI系统实时协作以优化治疗性音乐体验的混
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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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音乐促进心理健康与福祉的能力是人类最古老的洞见之一,也是现代科学最稳固的发现之一。长
期以来该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并非音乐是否治愈——证据对此几乎没有留下怀疑的余地——而在
于如何将此治愈潜力转化为系统化、可及且个性化的治疗实践。

本文论证,人工智能代表着能够弥合研究证据与临床应用之间鸿沟的”缺失的桥梁”。通过机器
学习、情绪识别与适应性推荐系统,AI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分析音乐的治疗特性,并将个体听
者与最有可能使其获益的音乐相匹配。这些工具具有将音乐从一种非正式的福祉实践转变为一
种对所有人可及、严谨且循证的治疗方式的潜力。

同时,本文以同等的力量论证,AI所分析的音乐必须仍然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源自生命经验的
情感真实性,演奏者与听者之间的神经同步,支撑共情音乐交流的镜像神经元激活,以及使音乐能
够跨越多样化人群产生共鸣的文化流利度——这些都是不可还原的属人现象。布拉德·惠勒——
一位在首尔的跨文化、跨类型工作已为其赢得评论界赞誉与业界认可的加拿大制作人——其职
业生涯为AI能够照亮却永远无法复现的那种人类艺术性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此处所提出的”缺失的桥梁”框架,设想出一个AI与人类音乐家协同工作的未来:AI作为将正确
的音乐在正确的时刻与正确的人相连接的分析引擎,而人类音乐家作为使治愈成为可能的那种情
感上真实、文化上丰富之音乐的不可替代的来源。通过拥抱计算分析的力量与人类创作表达的
不可还原性,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尊重人类经验完整复杂性、并最大化音乐促进心理健康与福祉
之非凡能力的治疗性音乐生态系统。

考扎克基金会致力于通过在人工智能与人类音乐经验交汇处持续进行的研究、合作与倡导,推进
这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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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关键术语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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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杏仁核 (Amygdala) 位于内侧颞叶的一个小型杏仁状脑结构,在情绪处理——尤其是恐惧
与愉悦——中发挥核心作用。无论效价如何,均会因具有情感意义的
音乐而被激活。

快感缺失 (Anhedonia) 体验愉悦的能力减退,是抑郁症的特征。音乐治疗可通过刺激多巴胺
能奖赏回路来对抗快感缺失。

生物反馈 (Biofeedback) 一种使用电子监测向用户传达关于生理过程(心率、皮肤电导率等)
信息的技术,使他们能够觉察并控制这些过程。用于AI驱动的音乐系
统,以实时调整音乐体验。

作曲者偏误 (Composer Bias) 一种认知偏误,在其中,当听者被告知音乐由AI创作时,他们对音乐的
评分会降低,即使该音乐与他们在归属于人类作曲家时会给予更高评
分的音乐完全相同。

卷积神经网络 (CNN) 一种适合处理图像与音频频谱图等网格状数据的深度学习架构。用
于音乐信息检索中从音频信号提取特征。

皮质醇 (Cortisol) 一种由肾上腺响应压力而产生的类固醇激素。皮质醇水平升高与焦
虑与抑郁相关。研究显示音乐能降低皮质醇浓度。

多巴胺 (Dopamine) 一种参与奖赏、动机与愉悦的神经递质。音乐能够刺激中脑边缘奖
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产生可测量的心境改善。

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一种理论框架,认为认知过程深深根植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中。在音
乐中,具身认知解释了身体演奏姿态如何促成情感表达力。

情绪感染 一个人的情绪引发另一人类似情绪的现象。在音乐中,当听者”捕
捉”到演奏者所表达的情绪时,情绪感染便发生。

民族音乐治疗 (Ethnomusic
Therapy)

一种将各种文化的本土音乐实践与治愈传统整合入当代临床实践的
跨学科方法。

生成对抗网络 (GAN) 一种机器学习框架,其中两个神经网络相互竞争以生成新的合成数
据。在音乐中用于生成播放列表与作品。

梯度频率神经网络 (GFNN) 一种受神经学启发的节奏感知模型,使用非线性振荡器来模拟大脑如
何处理音乐节奏。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 控制压力反应的三个内分泌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系统。音乐能够
调节HPA轴活动,减少皮质醇输出。

长短期记忆 (LSTM) 一种能够学习序列数据中长期依赖关系的循环神经网络。在音乐分
析中用于处理时间模式与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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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中脑边缘奖赏系统 大脑中将腹侧被盖区与伏隔核相连的多巴胺能通路。由包括音乐在
内的愉悦刺激所激活。

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 在执行某一行为时以及在观察他人执行同一行为时均激发的神经
元。在音乐中,镜像神经元使演奏者与听者之间的共情互动成为可
能。

音乐情绪识别 (MER) 使用机器学习与信号处理技术识别音乐情绪内容的计算任务。

音乐信息检索 (MIR) 结合音乐学、信号处理与机器学习,从音乐中提取有意义信息的跨学
科领域。

音乐习染 (Musical
Enculturation)

个体通过在其文化情境中的接触而获得音乐理解、偏好与行为的过
程。

神经同步 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脑活动的对齐,在音乐体验中常在演奏者与听者
之间观察到。与社会联结与情感投入相关。

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大脑通过终生形成新的神经连接而自我重组的能力。音乐训练与投
入能够诱发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神经可塑性变化。

伏隔核 (Nucleus Accumbens) 位于腹侧纹状体中的大脑结构,在奖赏回路中发挥核心作用。在峰值
音乐愉悦体验期间被激活。

前额叶皮层 (Prefrontal Cortex) 额叶的前部,参与决策、认知控制与情绪反应的调节。在音乐处理期
间与边缘结构协同工作。

共享情感运动经验 (SAME) 一种理论模型,提出对音乐演奏的感知激活了镜像神经元系统,继而激
活情绪回路,在演奏者与听者之间创造出共享的情感体验。

治疗联盟 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合作纽带,以对治疗目标的共识、对任务的意
见一致以及个人信任纽带为特征。是治疗结果的主要预测因素。

恐怖谷 (Uncanny Valley) 在AI音乐的情境中,一种现象:与人类音乐接近但不完美相似的AI生
成音乐,被感知为令人不安或情感上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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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所引主要研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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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年份 样本/范围 主要发现 相关性

Aalbers 等 2017 9项RCT,421名参与者 在标准护理之外加入音
乐治疗显著减轻了抑郁
症状

确立了音乐治疗对
抑郁的疗效

Agres 等 2024 听者知觉研究 人类创作的音乐被评为
比AI生成的音乐在情感
上更具冲击力

支持人类音乐家的
不可替代性

Blood &
Zatorre

2001 PET成像研究 音乐性”战栗”与纹状
体中的多巴胺释放相关

确立了音乐对奖赏
回路的参与

Chanda &
Levitin

2013 400余项研究的综述 音乐调节皮质醇、多巴
胺、血清素与催产素

关于音乐神经化学
效应的全面证据

de Witte 等 2020 104项RCT的元分析 音乐对压力相关结果的
显著效应(d = 0.55)

关于音乐抗焦虑效
应的大规模证据

Erkkilä 等 2011 RCT,79名抑郁成年人 个体音乐治疗+标准护理
优于仅标准护理;效果在
6个月时得以维持

音乐治疗对抑郁的
黄金标准证据

Fancourt 等 2016 团体击鼓干预 团体击鼓降低了皮质醇
并提升了NK细胞活性

将音乐与免疫功能
相关联

Fritz 等 2009 与马法人的跨文化研究 文化上孤立的听者能在
西方音乐中识别基本情
绪

支持部分音乐情感
线索的普遍性

Hole 等 2015 73项RCT的Cochrane综
述

音乐减轻了术后焦虑与
疼痛

确立了音乐在医疗
环境中的临床效用

Koelsch 2014 神经影像学综述 音乐在情绪处理中调用
杏仁核、海马与前额叶
皮层

描绘了音乐-情绪互
动的神经架构

Leubner &
Hinterberger

2017 28项研究的元分析 音乐对抑郁的显著效应
(主动式 d = 0.66;聆听式
d = 0.44)

按模式量化音乐的
抗抑郁效应

McDermott
等

2016 跨文化研究,齐曼内人 协和偏好受文化接触影
响

展示了音乐知觉中
的文化特殊性

2006 理论/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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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年份 样本/范围 主要发现 相关性

Molnar-
Szakacs &
Overy

SAME模型:镜像神经元
中介对音乐演奏的情绪
反应

解释了演奏者-听者
连接的神经基础

Orghian 等 2024 实验研究 当被告知音乐由AI演奏
时,听者给予较低评分

展示了对AI音乐的
作曲者偏误

Pelletier 2004 22项研究的元分析 音乐辅助放松比无音乐
放松更有效(d = 0.67)

支持音乐的特有抗
焦虑贡献

Sachs 等 2018 大脑连接性研究 演奏者与听者之间的神
经同步与审美反应相关

为作为社会联结的
音乐提供神经证据

Salimpoor 等 2011 PET/fMRI研究 预期期间尾状核、峰值
愉悦期间伏隔核释放多
巴胺

揭示音乐奖赏的时
间动态

Thoma 等 2013 压力诱发研究 音乐削弱了对特里尔社
会压力测试的皮质醇反
应

关于音乐调节HPA
轴的严谨证据

© 2026 Kauzak Found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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